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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1996年陈伯欢儿童文学奖·大奖。

★该文发表后相继被OL童文学选刊>、《一路风曩·儿

童文学十年精华本>、<当代儿童小说精品库>等书

刊转载评论。

★(JL童文学>、OL童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发表对该

作品的评论。

盲鬈目芩
(一)

那个人出现在我们视野时，最初

只是一个灰色的影子。太阳在头顶照

耀，四面环围的山峦没有阴影，苍黄

的颜色给人干燥的感觉。没有喜鹊或

者乌鸦在空中飞掠而过，村庄宁静而

空旷。我们在做古老的游戏：打瓦。失

败的定子正跪在地上，任凭胜者的拳

头在背上擂出太平鼓的闷响。

定子说：“假丫头，你砸狠点儿，

好像挠痒痒似的没意思。”

假丫头说：“定子，是你愿意，我

可狠劲儿砸了。”袖子在鼻子下抹了

一把，他黑棉袄的袖子已结成油光光

的硬壳儿。

太平鼓闷闷的响声加重也加快，

定子“咯咯”地笑了起来，说：“假、r

头，你这样才像个老爷们儿，一会儿

我砸你也这样。”

假丫头慌了，停止动作，说：“别，

别，定子我怕疼，我不像你铁打的一

样。”

定子最爱听人说他是铁打的。定

子害病，说不出来的病，只听大人们

一文，老臣

说那是绝症。可定子身体多么健壮

呵，他比我们任何人的腰都粗，膀都

阔，个儿头都大，拳头都硬。可定子是

身患绝症的。他听了假丫头的话，又

“咯咯”地笑了，说：“你砸呀，砸。”

假丫头几乎带着哭腔，说：“定

子，我不砸你!”

定子不再吭声，跪着不起来，头仰

着，向无遮无拦的村外望。他这一望，

就发现了那个灰影儿。

“山上有个啥物?”定子说。

我们全向西面的山坡望去，果然，

土黄的山坡上，泛着白光的山路上有

个灰影儿，正缓缓地向山下蠕动，像

一只甲虫。

“是一条毛虫。”定子说。

“是一条毛虫。”假丫头帮腔说。

和定子在一起，假丫头就没有嘴了，

定子说啥他说啥，好像他的嘴是定子

的。

可那是一个人。我们都很清楚，分

清是人是虫是很容易的。定子总是爱

把一些事公开说错，等待人来附和。

“他会进村的。”定子说。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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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很对，因为四面山上的

路，都只通向我们的村庄。大家放

弃那种古老的游戏，在阳光下晾晒

自己蜷缩在脚下的影子，呆呆地望

着村口的那盘废碾砣。那个灰色的

影子已在坡上消失，现在肯定正运

动在沟膛里。

“他会进村的。”定子说。他打

了声口哨，一匹驴驹般大的黑狗在

土路上刨一溜烟窜到定子前，嗓子

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绕定子

的身前身后转，尾巴用劲JL=j'I-摇

着。每次村里来陌生人，定子都会

把狗唤过来，看狗张牙舞爪咆哮，

看人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子，我们都

笑得开心，都尽量把咬苞米饼子嚼

咸菜疙瘩的嘴巴咧得大些，再大

些。这是定子发明的游戏，尽管被

大人们深恶痛绝。

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碾砣前

并没有出现那灰色的影子。大黑狗

已等得不耐烦了，见主人并没啥指

派，几次悄悄地溜走，却都被定子

一声很有威慑力的吆喝唤回来。

“他会进村的。”定子说。假丫

头马上附和一句，不过声音很轻很

轻。我们都有些失望。阳光照在村

巷里，灰色的房屋像一些腐朽的草

垛，再也散发不出新鲜的气息。哪

家的猪在闹槽，哼哼叽叽的声音令

人疲惫。定子已咬了几次牙。定子

咬牙以后，都会让大黑狗攻击得更

猛烈。我们相信今天的游戏肯定会

更加精彩。

“他会进村的。”定子说。可定

子没有动，我们就没有动。日头已

开始往肩膀上倾斜。起风了，村巷

里刮起干燥的黄尘，我们不得不时

常眯会JLllli睛。

“是一条虫⋯⋯”定子说，我们

听得出他已经动摇。大黑狗夹着尾

巴，蹑着爪垫儿溜走，他没有吆喝。

我们都懒懒地想扭身回到各自家

低矮的泥屋时，一种声音飘入耳

孔。大黑狗又“噌”地窜了回来，冲

村口兴奋地吠叫。可是却没有那灰

色的影子，只有青白色老碾砣悄悄

蹲伏在村口，凝然不动，像一个古

老的象征。

那自村外飘来的声音却更响。

先是风刮草丛一样，把人紧紧裹

住，草叶摩擦。然后似落叶飘零，呼

呼啦啦。风声时紧时缓，时高时低。

陡然一声树枝折断的脆响，风声消

失，倒有什么鸟儿叫了起来，一声

一声，清丽婉转。开始是一只鸟儿，

然后是两只鸟，最后是一群鸟。鸟

儿争吵一会儿，歌唱一会儿，飞翔

一会儿。我们的心被那鸟儿声紧紧

抓住。定子已带头悄悄向村外走

去，我们都跟在他的后面。大黑狗

撒欢窜跃，兴冲冲跑在最前面。

走过废碾砣，我们就看见了那

个灰色的影子，自然不会是啥虫

儿。那影子安静地坐在土坎儿上，

背对着村庄，正在专注地拉琴。我

们同时看到，那是一个和我们一般

高矮的男孩儿。

(二)

“你们来了。”拉琴的男孩儿

说，好像他已等了我们好久。他的

声音有点儿侉声侉气的。只见他手

指在琴弦上狠劲儿一弹，闹喳喳的

鸟群“轰”地一声飞散了，空中悠悠

地飘下零乱的羽毛来。大黑狗嗓眼

儿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但它

当⋯世M届
并没有攻击，因为定子的手正搭在

它毛茸茸的腰上。

琴声彻底在空中消失。拉琴的

人问过话，并不回头，我们只能看

他的脊背。他穿着脏兮兮的灰衣

服，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刚从草窝

里爬出来，他屁股下是一个同样脏

兮兮的行李卷儿。阳光照在那柄怪

模怪样的琴上，他一动不动。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定子

问。

“瞎，我到哪里都有入迎我进

村。”男孩儿说。

“就因为你会弹几下破琴?”定

子问，我们看见他的手正从狗宽厚

的背上抬起。

“难道我的琴声不好听吗?”男

孩儿说。

“嗯!”定子竟然点了下头，手

又按在狗背上。

“还想听吗?”他神气地问，身

体仍一动不动。

“你，是叫花子?”定子问。

“不，我是琴师。”男孩儿自豪

地答。

“你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

“到去的地方去。”

“你叫啥名?”

“名是什么，一个代号吧，我没

名。”
‘

“可我们不知你是谁。”定子说

着，手在狗光亮的皮毛上捋动着。

“我就是我。”男孩儿答。

“咋招呼你呢?”

“叫我琴师吧。”男孩儿的手动

下琴身。

“琴师，我想放狗咬你!”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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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气一变，恶狠狠地说。

“放呗，不过，咋凶的狗都怕

我。”男孩儿大咧咧地答。

定子的手突然在狗背上挪

开。大黑狗脖子上的黑毛扎煞开，

“嗷”的一声扑向那灰色的背影。

我们的头皮为之一憷。

男孩儿并不动身，狗喷出的

热气几乎喷到他脖梗时，只见他

手在琴弦上一弹，我们猛然听见

一声撕裂的巨响，震得耳根子发

麻。大黑狗“嗷”地叫了一声，夹着

尾巴逃了回来，冲那人“汪汪”吠

叫，却再不敢攻击。

“大黑，上!”定子吆喝。可大

黑往前扑几扑，又惊恐地窜回来。

“我咋说的?咋凶的狗都怕

我，对不!”男孩得意地说。

定子突然“咯咯”地笑起来，

说：“琴师，你是我定子见到的最

有种的人。”

“定子是什么东西?”男孩轻

蔑地问。

定子竟然没有生气，而是笑

嘻嘻地说：“定子是一个铁打的男

子汉!”手在自己厚实的胸膛上擂

了一拳。

“好吧，我该进村子了。”那男

孩说着动下身，我们面前站起一

条细瘦的影子。他说：“我饿了。另

外，还要有间屋。”

“住我家。”定子说。

“我从来不在谁家住。我想要

间空屋。”男孩儿说。

“喔——”定子打个沉儿，说：

“空屋有，是废碾房，不过那里吊

死过人，你敢住吗?”

“咳，死人比活人还可怕吗?”

2O

那人大咧咧反问。

定子不再答话，而是对我们

说：“假、r头回家拿饼子，要新烙

的；喜子去拿成菜，我拿盆儿。”安

排完了，对那细瘦男孩儿道：“琴

师，你可以进村了。”

那个男孩儿缓缓扭过身来，

我们看到一张丑陋的脸，全都大

吃一惊。

——那个自称是琴师的灰衣

男孩儿，是个瞎子。

(三)

定子不许我们叫灰衣男孩儿

“小瞎子”，让我们叫他“琴师”。

琴师住的废碾房在村予最东

头。那是座破烂的土屋，有碾盘的

外间已经坍塌，但有土炕的那间

却是完整的。定子指挥我们用席

片把破烂的窗子堵严，搂些草沫

子把火炕烧热，狭窄的房间就飘

散出人间烟火的气味儿。

琴师吃过定子摊派的菜饭，

天就黑了下来。我们都准备离开

那座小屋。假丫头却恋着不走，

说：“琴师，这屋真的吊死过人。”

“那又怎样?”琴师侉声侉气

的反问。

“横死的人是要变成恶鬼

的。”假丫头说话的声音有些打

颤。

“你看见过鬼吗?”琴师问。

“没有。可大人们说，有鬼。”

“人死如灯灭。我连活人都不

怕，还怕死人吗?”琴师不以为然

地答。不过，他扇动几下扁扁的鼻

子，深陷的两只眼窝也动了几下，

说：“这屋里住过黄鼠狼，墙基里

有两条蛇。”

我们都被他的话吓了一跳。

秋天，的确有人看见有蛇在屋门

前石板上晒过太阳。假丫头忙问：

“你咋知道的?”

琴师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说：

“可那蛇正在冬眠呢。”说着，又扇

了几下鼻翼。

定子一直沉默不语。大家围

着琴师，他在人圈之外。他最先站

起来，道：“好啦，好啦，我们走

吧。”我们就都随定子走出来。天

暗暗的，村庄里的炊烟已经飘散，

有星星的天空干净而又深远。我

们默默地走着，悄悄散进各自的

家门。夜里，便有了共同的话题。

大人们开始还怪我们多事，可一

听是定子收留的，便叹一声：“这

孩子呀!”算是默默认同了我们的

做法。

早晨，我们被鸟鸣声从梦中

唤醒。不知那是什么鸟儿，一会儿

高飞，一会儿栖落，成群结队在村

庄里飞翔。村庄里没有高树，除了

栖息在各家屋檐、墙窟里的麻雀，

没有别的鸟儿。我们愣怔了一会

儿，马上就明白，是琴师在弹琴。

于是，各自从低矮的屋檐下走出，

不用召唤，就汇集到废碾房，在此

之前，我们都躲那破败处老远。如

今琴师一夜平安，吊死过人闹鬼

的事自然就被证明是玄话。

琴师已吃喝完了，是定子送

来的饭食。他在土炕上端坐，琴声

正是从他怀里响起，一声一声，钻

出窗孔，在村庄上空鸣响。

我们都静静地盯住琴师和

琴。

那把琴7艮iJ,巧，紫檀色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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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满蛇皮一样的花纹，琴头是一匹怪兽的

脑袋，我们从未见过那种动物。弦是三根，

被五根细长的手指弹得微微颤动。琴箱形

状如一个猪尿脬，几乎是透明的。我们都

不知那是什么乐器。琴师面色平和宁静，

窄窄的瘦睑上，深陷的眼窝干瘪空洞。他

的鼻翼不时扇动，仿佛在嗅什么异味儿。

最奇怪的是他乱糟糟长发未掩严的两片耳

朵，竟能随鼻翼的动作抽搐。定子坐得离

他最近，盯琴师的眼睛明亮又湿润。

最后，琴师食指一弹，村庄上空的鸟儿

便无影无踪。

我们都看得目瞪口果。

“好听吗?”琴师问，我们看见他上牙

有颗白色的犬齿。

“噢——”大家舒出一口气来。

假、r头跃跃欲试，探手去摸琴。琴师

却用手一挡，拨开假丫头衣袖梆硬的胳

膊，吆喝：“去!”那么准确，仿佛看得见一

样。假丫头讪笑着，定子不满地瞪了他一

眼。

琴师活动活动脖子，问我们道：“我没

有白吃饭PE?我从来不白吃饭，一艺在身，

走遍天下。”口气十分高傲。

“你走过好多地方吗?”假、r头又抹下

鼻子，问。

“当然!”自豪地答。

“城市。你去过城市吗?”

“当然。”

“你去过城市?”假、r头小小的眼睛睁

得很大。

“城市算什么。北京。我去过北京，北

京可是首都啊!”盲琴说。

“你去北京也是被请进村的?”

“那不是村庄，是首都。”琴师没等我

当I代l经J世I典

们再问，他已喋喋不休地说开了，“你们走

过柏油路吗?很光滑的，平展展，和跑冰一

样，我在上面很快地跑，吓得汽车直叫

唤。”他嘿嘿笑了几声，又道：“你们看过大

海吗?看过沙漠吗?你们什么也没看过，你

们真可怜。”

“住口!”定子忽然吼了起来，他的眼

瞪得挺大。他瞪眼睛的时候就要揍人了。

“可你们的确哪里也没去过呀!”琴师

轻蔑地说。

“可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又咋样呢?你看

得见吗?”喜子气哼哼道。

“喜子!”定子吆了一声，不让他再说。

“嘿嘿，你们以为看什么一定要用眼睛

吗?你们错了。”琴师并不对喜子的话在

意，他说：“我是用心在看。”见大家都不吭

声，他又问道：“往东去，有座金代的塔，你

们知道吗?”

我们知道，但我们没去过，大家便都不

回答。琴师道：“我知道，但我没去过。不

过，我会去的。”

定子的脸已变得紫胀，他突然站起来，

说：“咱们走II'我们都随他出屋。定子的牙

关紧紧地咬着，他一步一步走得很快。走

到我们每天玩那种古老游戏的地方，他站

住了，说：“我们打瓦吧。”可是谁都玩得不

开心。定子总是输，让胜者狠劲儿砸他的

脊背。当然，他砸别人的时候也十分凶狠，

假、r头就让他砸得掉了眼泪。

突然，定子说：“我们哪儿也没去过，

知道有塔，我们谁也没想过去看看。”他把

瓦片丢开。望村外的远处。远处是苍黄的

山峦，在灰蓝的天空下无边无沿。而东方

跌宕的土色中，就立着一座塔。

这时。村东的废碾房又响起了琴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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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是鸟鸣，是水声，让人们想起远方的

巴什罕河。燥热的夏天，浪花飞溅，鱼儿

逆水而上，在湍流上一窜一窜，摆动红色

的鳍。水清冽冽，凉沁沁，让身心燥热的

人想奔跑而去，边跑边脱衣服，到岸边。

一个猛子扎进去⋯⋯

定子说：“摊派饭菜吧!”说完，又向

碾房走去。琴师说：“我知道你们肯定会

来的。”他充满信心，那张面对我们的丑

陋面孔得意洋洋。‘

(四)

我们渐渐离不开废碾房。琴师轻视我

们，但我们又离不开他。他讲的故事让我

们觉得遥远却又亲切，陌生而又新鲜。他

的琴声总是像水声一样淹没我们。可他绝

不对我们任何人亲近，更不许任何人碰他

那把古怪的三弦琴，包括定子。他同样瞧

不起定子。那天，定子终于和他翻了脸。

我们正在打瓦，又是定子在接受惩罚。他

跪在土中，没好气地说：“假丫头你狠劲

儿砸呀，狠劲儿砸!”假、r头已经使出最

大的劲儿，他简直要累哭了，说：“定子，

我砸不动了。”定子仍吆喝：“你赢了，你

就得砸我，你砸呀!”不知啥时，琴师来

了，站到我们背后说：“用拳头砸有啥意

思，用石头砸吧，伙计们。”阳光照在他丑

陋的脸上，照出讥讽的神色。

“男子汉大丈夫，刀砍都不怕。假丫头

你用石头砸吧!”定子说。假丫头简直落

泪了，叫：“定子!”琴师却“嘿嘿”地乐了，

耳朵一动一动的，道：“你算啥男子汉?大

丈夫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你呢，无

非不怕挨揍。”

“你!”定子霍地站起身，眼睛火火地

盯住琴师。

“咋，我说的不对吗?”侉声侉调又阴

阳怪气。

“可你——”定子想说啥，但嘴动着，

没有声音。

“我咋的?弹的是琴，卖的是艺，走的

是路，挣的是生活。”琴师说完，一步一步

向村东走去。他怀抱着琴。无需拐棍走路

时却不跌跌撞撞，看他的背影，谁能相信

琴师是个瞎子?定子打了声口哨，大黑箭

一样窜了过来。定子吆喝：“大黑，上!”可

大黑狗望望灰衣人，冲上几步，不上了。只

“汪汪”吠叫。定子上前，猛地踢了它一

脚，狗“嗷”地惨叫一声，逃走了。定子冲

那灰色细瘦的男孩儿喊：“我会做件事给

你看的!”琴师并不回答，只在干燥的土路

上走自己的路。定子又去望村外绵延跌宕

的苍黄色山峦，好久，才说：“我们是白长

一双眼睛了。”我们头一次看见他如此沮

丧。

(五)

定子说：“我们去看塔吧!”于是，定子

领着假丫头、喜子和我组成一支小小的队

伍。

走出古朴破旧的村庄时，日头还没有

出山，天地间一片朦朦胧胧。琴师是从西

方来的，我们迎着太阳走，一定要走到琴

师的前面去。本以为行踪保密，谁知，我们

走到河洼处时，一个灰色的人已经站在面

前的路上，是琴师。

“你们别去了。”琴师说。

“躲开!”定子冷冷地说。

琴师窄瘦的脸面向天空，说：“天要下

雪啦!”

我们望望天空，见东方正泛出一片红

色，没有云彩。定子冷冷地道：“下雪也挡

不住我们。”

琴师说：“咱们结伴吧。”

“我们不想拖块坠脚石。”定子说。

琴师扇扇鼻孑L，无奈地一笑，身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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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窄的土道上挪开。擦过他身边

时，定子说：“你的吃喝我已给你

摊派好了，你等着我们回来听我

们讲塔吧。”他大步前去，头也不

回。我们都不回头，都不看琴师。

忽然，大黑狗追了上来。定子

捡起石头，向它砸去。自从那次和

琴师中断拌嘴，定子再不要大黑

狗左右相随了。狗犹豫了好一阵

儿，才蹲坐在土路上，呆望我们远

去。

我们走在山地间，翻过一座

又一座普通得面孔几乎一样的土

色山峦。日头升起来。我们的身影

由长变短，又由短变长。当那座传

说中很著名的塔在我们视野里出

现的时候，日头正沉向远处跌宕

的山峦。

塔是灰色的建筑，在一座很

平常的土山上崛起，十分醒目。我

们登上脚下这座高岗，那塔就伫

立在对面的坡上。十几只乌鸦在

噪噪地叫，一匝两匝，绕塔飞。终

于看见塔了，我们却一点儿不激

动。

“那就是塔。”定子说。

“塔就是这样子。”假丫头说。

“可我们看见了塔。”定子说。

我们在山岗上坐下，并没有

走过去的愿望，就隔着并不陡峭

的沟谷望塔。直到红日沉落，夜幕

降临，我们谁也不想挪动。

“这就是看塔。”定子说，“琴

师就是这么走着，走来走去。可他

啥也看不见。”他停了停，又说：

“我真佩服他了!”我们不知定子

咋说出这样的话来。

“啊——”假丫头叫了起来。

我们抬头，看见身后的天空阴云

密布。起风了，光秃秃的山地飘荡

着呛人的土腥味儿。我们全站了

起来，果望着乌云淹没星光，染黑

天空。

“琴师说，天要下雪⋯⋯”定

子喃喃地说。

“他知道天要下雪，”假丫头

说，“他耳朵会动，他不是人。”

定子没吱声，已迈开步子，往

家的方向走了。我们跟着他，谁也

不想回头再看看那吸引我们遥遥

奔来的灰塔。事实上，那塔已经看

不见，灰色的身躯已完全淹没进

幽幽的黑暗里。

乌云加快了夜晚来临的速

度，天地很快就混沌一片。黑色浓

稠。隐隐的，有冰凉的片片碰脸，

落雪了，伸出舌尖，能舔到雪的腥

甜味儿。这个冬天干燥无比，迟来

的雪让山地间迷漫着湿润的气

息。

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处境的危

险。路本来就浅浅地隐在草丛里，

蜿蜒曲折。很快，雪就把隐隐约约

的路径淹没得和生硬土地一样平

常。当我们又翻了一座山包的时

候，再也不知该选择哪个方向。

假丫头最先打破了沉默，叫：

“定子!”

定子在黑暗中和我们一样沉

默，冬天的寒冷以风雪的方式袭

击我们。我们都等着定子说话。

“我佩服琴师，他可是总和我

们现在一样。”定子却说了句不着

边际的话。

当⋯世川鼹
“咋走啊，定子!”假丫头哭咧

咧说。

定子喃喃地说：“假丫头，你

们真应该狠狠砸我!”

雪打在脸上，可我们麻木的

皮肉已感觉不到冬天的滋味儿。

(六)

后来我们终于回到了村庄，

是一只鸟儿给我们引的路。

那鸟儿在夜空中乍然“咕咕”

叫了一声，那样熟稔，又那样亲

切。我们同时明白，那是琴师的琴

声，忙冲着黑暗喊：“琴师，琴

师!”没有回声，只有鸟儿的叫声

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响起。

“走吧!”定子说。

鸟儿声在运动。我们跟随着

鸟儿声，在雪地上一跌一滑地走。

鸟儿声总和我们保持距离，亲切，

却又遥不可及。

假丫头说：“他一直跟着我

们。”

喜子说：“他咋识路，他没有

白天。”可没有白天的人，当然就

没有黑夜。

“他鼻子会动，耳朵也会动。

他不是人。”假丫头说。

“住口!”定子低沉地吆喝。

鸟儿声在前面。我们在新鲜

的雪地上印下疲惫的脚印，循了

鸟儿声，爬坡，下岭。雪地幽幽泛

白，却寻不见琴师的印迹。可他明

明就在我们前面，咋会不留下印

迹呢?鸟儿声时而激越，时而清

丽，时而低沉，时而婉转，像路一

样或者起伏，或者曲折，或者平

展，或者坎坷。对我们来说，那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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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声更相当于暗夜里的火把，引我们寻找归

途。

当鸟儿声陡然消失的时候，我们发现，

面前就是熟稔的村庄。定子领我们直奔废碾

房，可里面空空荡荡，并没有琴师的影子。

天明的时候，远山远地一片晃晃的白。

天晴了。我们走出村庄，雪淹没脚背，嘎吱嘎

吱响。雪地却平平展展，我们找不到自己进

村时的脚印，更没有琴师的脚印。风雪把一

切都淹没了，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琴师自此在村庄消失。很长时间以后，

我们甚至怀疑，是不是真有一个叫琴师的男

孩来过我们的村庄。

那个冬天以后的日子很冷，我们不再玩

我是这样写出来

本文作者儿童文学作家老臣

辽西山区有许多古塔。它们伫立于苍茫的山

地间。瞩望日月变化，四季变换，仿佛是山区最忠

诚的守望者。

我曾在某座荒丘的塔下见至I卜群少年，他们仰

望的笑脸与塔的颜色形成强烈反差。我不知他们看到

了什么，眼神中流露出溪水一样清澈的光

芒。

他们为什么来看塔}他们走了多远的出路?

他们是怀着某种期待吗}他们是把这几百岁的老

塔当成山地间的某种象征吗?

我想像他们的经历，仿佛看到他们生活的村

庄。也许是一次意外的经历，让纯稚的心灵得到了

启蒙?于是，我笔下的“盲琴师”就走向了那个荒凉

的村庄⋯⋯

他们这样评价

评论家解放日报编辑余衡

《盲琴》是一篇不一般的儿童，J、i兑。

它的背景苍凉荒芜，它的笔调悲怆沉重，它的

故事神秘荒诞；它有寓言的色彩，象征的色彩，但

那种古老的游戏。每天，大家守在村巷里，呆

望着四面环围的雪山，耐心地聆听在阳光下

吱儿吱儿消融的声音，直到山地又露出本来

的面目。

春天，定子死了，死在青草发芽的时候。

他死的时候十分平静，只是反反复复地说：

“塔，我看过塔，我看过塔。”看塔的经历成为

他生命中惟一的辉煌。

后来，我和假丫头他们一同去读书啦，

新崭崭的学校是好心人捐钱建的。我们几乎

比同班那些鼻涕娃高半截儿，他们该叫我们

叔叔。

上学下学，总要经过定子的坟包。

他的坟包像遍地土丘一样平常。

又确实是边缘地区艰苦而又贫乏的人生真实的写

照。但它又不全是灰暗无光的。它很像一栋破败不

堪的茅屋，新年也贴着一对鲜红耀眼的春联，仍在

追求着对未来的期望。

聪慧的心灵要比明亮的眼睛更有价值⋯⋯

他4fI-去看塔，他们看到了塔，塔并没有给他们

特别的观感，其实要紧的是他们初次有了追求和

追求后的满足感。这样，荒僻的山乡再也不能圈住

他们的脚步，对知识的渴望随之产生了。

儿童文学作采、评论家少女杂志主编雨君

《盲琴》同时具备了人性的高度与文学形式上

的深度。它已成为少年小说中一个新鲜的特例，一

个有魅力的话题，一直被不断解读。在《盲琴》中。

作者能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垦既充分渗透了很高的

叙述技巧，又使作品有内涵的深度延展。

《盲琴》是小说，同时又是寓言。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盲琴》是具备两栖意义

的，宛如天鹅，既能在水里顾影自怜，又能在空中

轻盈飞翔。

责编／肇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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